
两千多年前，齐宣王坐
在王座上，一脸“朕即天下”
的威严。这时，孟子走过来，
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君之
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
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
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
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这番话出自《孟子·离娄下》，讲的

是君臣之间的“互惠关系”。孟子的意
思很明确：君臣不是单向的服从，而是
双向的情感与责任。你把臣子当手
足，他们就把你当心肝；你把臣子当狗
马使唤，他们就当你是个路人甲；你如
果把臣子当泥土草芥，那不好意思，你
就变成他们的仇人了。
可问题来了，在另一篇《孟子·万

章下》里，孟子又引用了孔子之孙子思
的一段话：“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
乎，岂曰友之云乎！’”意思是，古人说
过：我只是来给你当臣子办事的，谁要
跟你做朋友啊！
子思这话，背景是鲁缪公想和他

交朋友，结果子思很不高兴。孟子分
析说：子思不高兴，是因为他觉得——
论身份，你是君，我是臣，我不可能和
你平起平坐称兄道弟；论修养，你这君
主还得拜我为师，向我学习，我又怎能
纡尊降贵，成为你的“朋友”呢？从哪
个角度说都不合适。而背后的思想则
是孟子表述过的“民为贵，君为轻”这
种宝贵的民主意识。顺带一说，除孔
子外，孟子也很推崇子思，后世所谓

“思孟学派”就是这么来的。
这就让人糊涂了：前面说君臣要

“腹心相待”，像亲人一样；后面又说
“岂曰友之云乎”，连朋友都不能做。
孟子到底想说什么呢？是不是一边说
“我们要互相信任”，一边又说“别跟我
套近乎”？
别急，《孟子》这两篇看似有些矛

盾，其实恰恰体现了孟子思想的深度
与智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孟子并
不反对“情感上的亲近”，但坚决反对
“身份上的模糊”。

换句话说，君臣之间可以有“手足
腹心”的情谊，但不能有“平起平坐”的
错觉。这种关系，像极了现代公司里
的老板和高管：可以一起熬夜改PPT，
可以称兄道弟喝顿酒，但开会时该汇
报还得汇报，该批评还得批评，决策权
始终在老板手里。情谊归情谊，职责
归职责。
孟子真正反对的，是两种极端：
一是“君视臣如犬马”——把臣子

当做一个工具，呼来喝去，毫不尊重。
这在今天叫做职场霸凌，迟早被员工
用脚投票。

二 是“ 君 欲 与 臣 为
友”——看似平易近人，实
则混淆了权力边界。你一
个君主，今天请大臣吃饭，
明天一起郊游，搞得好像
“我们是兄弟”，其实这是一
种无原则的“伪平等”。据
说有个说法，朋友间合作办

公司，往往干不好，最后还可能反目成
仇，道理大概就在这里。

所以子思的“不高兴”，不是清高，
而是清醒。他知道，一旦君臣变成“朋
友”，责任就变成了“人情”，制度就让
位于“面子”。今天你请我吃顿饭，明
天我就得为你背锅；今天称兄道弟，明
天你就可能因一句话把我砍了。这种
“友情”，太危险。

孟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清醒
地认识到，君臣不必是朋友，但必须是
“共治天下的伙伴”。这种关系，不是
靠称兄道弟来维系的，而是靠共事者
的“责任”和“道义”支撑。从某种程度
上说，这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关系”。

所以，《孟子》中的这两段话不仅不
矛盾，反而更像一套“君臣关系双保
险”：一边提醒君主要有仁心，一边告
诫臣子要守本分。孟子对齐宣王说的
话，是站在君王角度说的；子思说的话，
则是站在臣子角度说的，二者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既讲温情，也讲原则；
既重情义，更重秩序。这，大概称得上
是一种相当高明的“儒家智慧”吧。

●文史漫笔

“共事”与“朋友”
张培锋

《清史稿》载，乾隆南巡途中偶遇
一位百岁老妇，虽年过期颐却精神矍
铄、步履稳健。乾隆视其为盛世祥瑞
之兆，当即命人取来金银绸缎欲加赏
赐。岂料老妇见那堆成小山的赏赐，
不仅未显喜色，反而惶恐后退，连连
摆手拒收。她坦言自己出身贫苦，本
是命薄福浅之人，能活至今已是老天
垂怜。在她看来，福气如杯中水，满
则必溢；若今日受了这额外巨赏，便
是强占过分之福，恐怕明日便离死不
远。乾隆听罢，先是一愣，继而感叹
其通透，遂收回赏赐，赞其无欲无求、

活得淡然。
这则故事中，老妇的智慧不在于

故作清高，而在于对生命边界的敬
畏。她深知福气有“额度”，过度索取
必招灾祸。这种“知止”，是对自然规
律最本能的顺应。
如今，一些人似乎患上了“获取

焦虑症”，他们拼命给人生做加法：追

求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房子、更响的
名声。他们误以为拥有越多就越幸
福，又常常在无尽追逐中陷入焦虑与
崩溃。他们害怕停下，害怕错过，却
忘了问自己：我的“福气杯子”还能装
得下吗？

老妇拒绝乾隆的赏赐，实属一种
高级的自我管理。她懂得知足，更懂
得在诱惑面前适时按下“停止键”。在
纷繁世事中，学会拒绝那些看似美好
却可能透支生命的诱惑，守住内心的
清淡，不被外物所役，或许这也是一条
通往幸福生活的有效路径。

福气有“额度”
晨 曦

范蠡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
治家、军事家、谋略家、经济学家，
被史学界称为治国良臣、兵家奇
才、商家鼻祖，被中国民间恭奉为
“文财神”，也被后人尊称为“商
圣”。范蠡以谋士之智助勾践复
国，以权臣之醒功成身退，以商贾
之仁富甲一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
中“处世智者”的象征。
范蠡一生淡泊名利、不恋权

位。会稽山下，吴国夫差兵败自
刎，越国终雪会稽之耻。作为复国
的第一功臣，他本可享受高官厚
禄、荣华富贵——勾践不仅封他为
上将军，还承诺将越国一半土地分
封给他。但范蠡自知功高震主，
“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弃上
将军位，散尽赏赐飘然而去；他在
齐为相数年，突悟“久受尊名，不
祥”，挂印归隐；而范蠡对文种“蜚
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
告诫，更是透露出他功成身退、避
祸远害的清醒。苏轼对范蠡的处
世之道赞赏有加：“春秋以来，用舍
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
褪去官袍的范蠡，驾一叶扁舟

遁迹江湖，化名“鸱夷子皮”贩盐起
家，经商到哪儿盈富到哪儿，“三迁
皆有荣名”。他“富好行其德”，乐善
好施，“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
党”。《史记·货殖列传》中也载：“十
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
昆弟。”范蠡如此之善举，也体现在
对社会的责任担当上。他在陶地修
建学校和水利设施，把陶器秘方公
之于众，以《养鱼经》《致富奇术》等
传播致富方法。在太湖边至今还流
传着这样的民谣：“种竹养鱼千倍
利，感谢西施和范蠡。”
无论身份贵贱，范蠡都或敬或

助，给予一份发自内心的尊重。成
为首富后，范蠡却常年粗布麻衣，见
乞丐亦作揖。对官家富户，他认为
“须推心置腹，隆施优遇，不可轻口
乱言”，而对“贫穷窘迫之主”，则要
“凡事相益扶持，有利于彼。”

作为“商圣”的范蠡，其处世的
理念之一，便是坚持诚信无欺、以
义取利。他“候时转物，逐什一之
利”，只取薄利；信奉“务完物”，经
营的商品必须质量完好，不能以次
充好欺骗消费者；讲究“无息币”，
资金要保持流通，不能囤积居奇、
谋取暴利。
范蠡的处世智慧之所以穿越时

空而为人仰视，彰显在他“千金散
尽”的豁达、“功成身退”的清醒，以
及“授人以渔”的仁德上，也烙印在
其“与时逐而不责于人”的人格操守
上。正如他所言：“清操洁白者，虽
遭极窘，不可易志，变而为贪。锐志
向上者，或因时钝，不可自辍，失其
所素。”

范蠡：

人生有味是清欢
王厚明

中国古代处世智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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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父母去世后，我很少回到那
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偶尔前往，也是来
去匆匆。
初夏的一天，因为有些事没处理

完，我在五妹妹家住了一夜。五妹是
姊妹中唯一嫁在本村的。傍晚时分，
我独自来到村头的河堤上。夕阳的余
晖映红了半边天，远处的小树林红中
带绿，是那样的宁静安详。顺着羊肠
小路往前走，路两边郁郁葱葱的芦草
已有一人多高，微风吹过，发出“沙沙”
的响声，声音是那样的亲切。我坐在
路边，望着这一切，陷入沉思。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刚几

岁，便跟着年迈的爷爷去地里拾柴。
记得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我和爷爷
来到田地里。地里的玉米已经吐出了
玉米丝，高粱穗也绿中带红，然而排水
沟边的芦草却被人割光了。
我用稚嫩的小手捡着零星的干

草。等我抬起头来四下张望时，却发
现爷爷早已不见了踪影。四野无人，
唯有风吹玉米叶发出“沙沙”的声音。
这声音在这无人之地显得瘆人，我吓

得边哭边喊“爷爷”，没有人回应。我
心跳加速，再次声嘶力竭地喊“爷
爷”。“哎——”，终于有人回应了。我
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了。定睛一看，
哪里是爷爷，分明是同村一个顽皮的
小子。我沮丧地低下了头，泪水顺着
脸颊流了下来。后来听母亲说，那个
顽皮小子还真是爷爷辈的。
爷爷走后，与我做伴的换成了小

姑。依稀记得初秋的一天，小姑带我
去地里拾柴草。尽管地里的柴草稀稀
疏疏，但我们仍有所收获。我们把干
草堆在一起，把新割下的青草摊开铺
在带着湿气的泥地上。中午时分，我
可以躺在柴草上，望着蓝天，听小姑讲
那些有趣的故事。
最难忘的，是练弯腰的那段时

光。我站在厚厚的柴草堆上，双手举
起向后仰，小姑用双手托着我的腰。

慢慢的，我的双手触碰到了地面，整个
人像弯钩虾米似的，在柔软的草堆上
爬来爬去。小姑欢喜得也像个孩子，
拍手叫好。

每到春天，我便跟着母亲下地割
草。嫩草晒干了能卖钱，贴补家用。
只是地里的草总是长得稀稀拉拉。老
远望见一片绿，欢喜地跑过去，才发现
不过是疏疏落落的几丛。即便如此，
也够我们高兴半天了。

如今，眼前这片芦草依旧郁郁葱
葱，却早已无人问津。时代变了，炊烟
不再因芦草而起，人们的日子过得富
足安稳。这般安宁，或许只有经历过
那段岁月的人，才能真正读懂其中沉
甸甸的分量。

我静坐良久。晚风依旧，芦草依旧
“沙沙”作响，那声音仿佛从记忆深处传
来，绵延不绝，像低语，像吟唱。这声音
里，不仅有我的童年，有爷爷的喘息、小
姑的笑语、母亲的叹息，更有一代代人
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足迹与呼吸。

我如此眷恋这芦草——可我眷恋
的，又何止是芦草呢？

芦草低语
冯广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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